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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有一位探花，也就是最高等级科举考试中的第三名，曾在梦中回忆起自己的前世。这位探花名叫吴荫培（1851～1931年），字“树百”，号“颖芝”，是江苏苏州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士。因为他号“颖芝”，因谐音常被写成“吴引之”。


吴荫培天禀敏慧，读书过目成诵，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历任福建乡试考官，翰林院撰文、潮州知府等职。他曾赴日本自费考察，回国后，提出一些改良意见，是一位开明又清廉的官员。民国时期，他热心公益，先后募集善款救济贫民，保护文物，是一位知名的地方慈善人士。


民国十年（1921年），吴荫培朝礼普陀山，会晤民国时期的著名高僧印光老和尚时，自称前世是个云南僧人。当时印光和尚忙于接待香客，未能详谈。后来民国十九年（1930年）印光和尚在报国寺中修行，吴荫培又来探望。谈话中印光和尚问：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前生是个云南僧人？吴荫培则回答：我26岁那年，做了一个奇梦，梦中来到一座寺院，梦里我还知道那是云南的某地某寺。梦中见到的殿堂房舍、树木形状，都很熟悉，而自己正是这座寺院的僧人，醒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就把梦中所知所见一一记录下来。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张仲仁先生曾到那儿任职，我拜托他照着我写的文字去找，果然有这么个寺庙，其情形和梦中的完全一致。（源自《印光法师文钞》）◇








【明慧网】灌芥末油，是一种让人极度痛苦，对身体伤害极大的酷刑。中国人大都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给抗日爱国的同胞灌辣椒水，很少人能熬得过去。灌芥末油的痛苦和伤害程度，远远超过辣椒水。


被警察灌过芥末油的人，身体表面没有任何外伤，看不出一点受刑的痕迹，可是内伤极其严重，很难痊愈。被害人一般表现为：呼吸困难、窒息、胸痛、胸闷、咳嗽，吃不进东西，食道象被开水烫过一样。


在明慧网2015年的一篇报道中，大庆人民医院护士刘莹，也是法轮功学员，曾这样自述她于2007年8月，在大庆国保支队被灌芥末油的恐怖经历：


“晚上，三男一女突然从外边闯进来，象凶神恶煞般地揪住我头发往后一仰，用蘸满芥末油的大口罩捂住口、鼻，芥末油辛辣的刺激味，呛得我一阵咳嗽，鼻涕、眼泪直流，警察们反复往口罩上倒芥末油，反复捂口、鼻，看没有作用，就又半夜出去买日本进口的芥末油，换了一个20毫升粗的大针管子，抽了一大管子芥末油，直接对着我的鼻孔使劲地往里推灌，立刻我的整个胸腔灼痛难忍，痛彻肺腑，感到心、肺抽搐着，象疯了一样，眼睛睁不开了，整个人就要崩溃了，感到生不如死，那种痛苦的感觉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我强忍着痛苦，不让自己崩溃，我的意识几近失常，我昏迷过去了，警察们用凉水往身上、头上浇，醒来之后再灌，灌完芥末油再灌水，就这样反复折磨着，我多次昏迷，多次被用凉水浇醒，醒来之后被烟头熏，一警察边灌边说：‘姜湃你认识吗？我们给她在铁椅子上通上电，就这么灌的。’


“警察拽着我的头发一边用手掌往脸和头部抽打，一边辱骂。就这样折磨了整整一宿，头发被拽下了一堆，头发和着地面的泥水、狼藉一片，惨不忍睹。我全身脱水、衣服湿透，整个人一宿的功夫就瘦了一圈。为了掩盖现场的罪恶，第二天快上班前警察们把我的头发拢上，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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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11年前，家住德国南部的邬苏拉看上去很正常，吃饭睡觉，操持家务，可实际上，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很糟糕，以至于“生活”的正常感受应该是什么，她并不知道。饱受煎熬的她，在44岁的那年忽然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光彩。


从14岁起她常常觉得累，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只想睡觉，状况时好时坏。每隔几星期就瞌睡不断，注意力和记忆力随之下降。睡眠很差，每夜做着无休无止的梦。医生对于这种状况也感到困惑。鉴于健康状况，大学毕业后她只能做些短期的半职工作。后来，她结了婚，陆续有了三个孩子。她说：“生命的愉悦我没有过，我每天挣扎起床，做不得不做的事，然后入睡。我没有‘生活’过，我在呼吸吃饭喝水，但是我不是在活。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绝望地哭泣，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有个尽头。”


此后的30年，邬苏拉尝试不同的方式恢复健康，但都在尝试、放弃和更加绝望的重复中度过。


2007年长期生活在南美的弟弟回德国时，送给邬苏拉一本《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建议她读一读。


从翻开第一页开始，邬苏拉就停不下来了，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她说，“我马上知道这是我一直都在找的生命意义。”三个月后，她开始炼功。


她感到身上有了气力，她的头痛和失眠完全消失，能够胜任的家务也多起来。在儿女的喜怒哀乐、琐碎的油盐酱醋和丈夫的关切呵护中，她学习到什么是“生活”，那年她44岁。


“44岁那一年，我的人生真正开始。我体会到我自己的存在，生活的本身包含些什么，要不是法轮大法，我不会有机会体会这些，也不会活得这样真实。生命真是太美好了。”◇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个警察，并且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儿子聪明善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好人的迫害，我的家也未能幸免。


丈夫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到了非法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的迫害，我的家庭从名誉、经济上受到很大的伤害，当时我觉得象天塌了一样，但我没有抱怨丈夫，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在丈夫被非法劳教期间，儿子在读初一，我经常告诉儿子：法轮功没有错，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你爸没有错。


2004年，我也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明白了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儿子说：吃亏是福；善恶有报是天理；遇事忍一忍，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是你的不丢，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儿子职高没毕业就去北京打工，那年他17岁。有一次他当库管，把数字写错了，被主管训斥了一天，他晚上来电话委屈地诉说，我听后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不要抱怨，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必须把你的不足改掉，主管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你要正面理解。还有一次北京气温高达39度，为了生存，他骑三轮车，顶着烈日挨户给顾客送午饭，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妈妈，送饭出的汗把裤子都湿透了。我安慰他：儿子，吃苦是好事，吃苦磨练自己的意志。


我们住的是60平米的旧楼房，靠打工生活。有一天，弟弟来我家说，孩子都25岁了，房没有，钱也没有，你们拿什么给他结婚，我笑笑说：你放心吧，别人有什么，他就有什么。弟弟当时说我吹牛。但我坚信，善良的儿子在逆境中仍然支持我们修炼“真、善、忍”，他一定有福报。


当时外企招工，条件必须是学医本科，儿子学历不行，但也报了名，结果儿子经过了5次面试，终于被录取。在外企工作一年他买了车。


现在他辞去了外企的工作，自己开了公司。有一次，国内有个患者准备去美国就医，双方签了合同，并交了5万定金。在联系出国过程中，患者不幸离世，按合同签订可以不退，可儿子把5万定金全部退回，联系过程中费用都自己承担了，过后来电话告诉我，我鼓励他说：儿子你做的对。


过去我曾跟儿子说：百善孝为先，传统文化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因此他非常孝顺，他在北京租房，而给我们用百万元买了138平米的房。去年儿子结婚，婚礼很隆重，几十万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没让父母操一点心。◇





■邬苏拉修炼法轮大法后重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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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的故事





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七月份中共法庭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庭审72场。其中，律师为30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30场。中共法庭千方百计阻止、干扰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甚至不通知法轮功学员、不通知律师非法秘密开庭，或者威胁当事人亲属辞退正义律师，法庭安排指使律师做有罪辩护，制造冤假错案。


非法庭审最严重的省份：黑龙江19场…


非法庭审最严重城市：哈尔滨19场、石家庄13场、青岛5场、成都4场…


依兰县邓淑梅等14人遭非法庭审


哈尔滨市松北区法院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开庭非法庭审依兰县法轮功学员邓淑梅、姚怀英、唐立飞、庞淑贤、宋玉芝、宋孔华、司凤兰、卜宝玲、王云杰、吴桂琴、夏桂花、周焱、康艳玲、司凤香十四人，直至晚七点前结束。


法轮功学员被铐着手铐、脚镣入庭，律师们抗议：“学法轮功没罪，打开手铐脚镣。”而后法官叫法警分别打开。在非法庭审中，邓淑梅讲述了自己炼功后，眼病康复了；多年的病好了……向法官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被审判员吕守方制止。律师为邓淑梅做了无罪辩护。法院当庭没有宣判，事后通知家属，十五天内下达庭审结果。


结语


多年来，中共为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制定了一套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走：先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再逮捕，由检察院提起所谓的诉讼，最后交由法院进行非法审判。另一方面，中共也知道它的迫害是非法的，所以在没有审判法轮功学员前，就已经确定了刑期了。这种先定刑后审判的模式本身就是非法的，法官的审判不过就是走下形式。可是这个形式如果法官不配合，中共就达不到将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官的走形式就不只是走形式了，其实质是配合中共在犯罪。


对于法官来说，当然也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坚持正规的审判，无罪的就判无罪，释放好了；还有一种就是替中共背黑锅。在执法实践中，也确实有法官在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审判，甚至作出正义的判决，尽可能的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益。但是相当多的法官还是放弃了作为一个法官应有的职责和担当，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助纣为虐，迫害好人。七月份明慧网曝光的非法被判刑的51名法轮功学员和非法被庭审的72名法轮功学员，证实了中共的罪恶本质。


方正县侯丽凤的律师要求阅卷遭拒


方正县国保大队长赵春松8月15日将构陷法轮功学员侯丽凤的案子交至依兰县检察院，目前由公诉科陈玉杰负责。律师去检察院要求查看卷子，被拒。


依兰县检察院：公诉科陈玉杰15104564356


泰来监狱转移法轮功学员


原黑龙江泰来监狱已解体，在押人员被分批转到黑龙江省内各个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齐齐哈尔监狱（原冯屯监狱）。据内部警察透露：原泰来监狱的监舍将关押从新疆转移来五千多人，这些人的具体身份不详。◇








【明慧网】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的温布尔登属于默顿市，是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主办地区，有130年历史的温布尔登图书馆则是集聚当地各阶层人士的社区中心。大约10年前，一个法轮功义务教功点开始设在温布尔登图书馆地面一层，华裔温迪女士一直照看着这个炼功点。


温迪在伦敦一家跨国公司做财务工作，她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每个周六早晨10点前从家里赶到温布尔登图书馆是温迪过去8年周末生活的常态，她因故来不了时，她的丈夫尼尔，或者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会代替她来。温迪说，支持她坚持下来的信念很简单，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学炼法轮功。


温迪介绍说，这个炼功点是伦敦几个图书馆炼功点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免费对社会所有人开放，来学功的人中有的只跟了一段时间，有的长期跟着集体炼功，有一些开始学习法轮大法著作。


图书馆的书架上有法轮功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有些来学功的人在尝试之后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温迪就推荐他们去借阅。图书馆的职工对法轮功学员很支持，经常有员工告诉温迪：“喜欢你们（法轮功）的音乐，非常平和。”


常有带孩子的中国家庭出现在温布尔登图书馆，温迪说，她非常高兴让这些华人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看到法轮功。2018年8月18日炼功结束后，温迪高兴地发现在炼功队伍的后面多了一位华人女士。


法轮功是“是生命之源”


伊莱恩是住在温布尔登图书馆附近的一位中年英国女士，她在商业领域工作，工作压力很大，练习过瑜伽。大概3年前，她来图书馆找一个木匠，结果走进了法轮大法炼功班，从那以后基本上每个周六她都来这里炼功。说到感受，她说炼法轮功是美好的个人旅程，法轮功“属于每一个人”，“是生命之源”。


“法轮功让我和我生命的本源联系起来，感受到慈爱，带给我平静，带给我巨大能量，这和你安睡整个夜晚获得的那种能量不一样”；“炼功让我平静，对我来说是能量、空间以及和生命之源的联系。”


“炼功过程就象一个旅程”


在伦敦温布尔登从事餐饮业的意大利裔先生阿尔贝托，多年前在报纸上看过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文章，4年前注意到图书馆里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跟着学了几次，然后从图书馆借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的获奖记录片《自由中国——信仰的勇气》录像带看了，于是决定修炼。


今年69岁的阿尔贝托称自己一辈子都在尝试各种练习，20岁就开始练瑜伽，4年前找到法轮功后只炼法轮功，之后他真正身心受益：“法轮功更好，能量更强大，特别是确实能净化人的思想。”


阿尔贝托感恩法轮大法带给他生命境界的提升：“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更积极地看待生活，更快乐，更轻松，无论生活发生什么，都能坦然接受。”他还说，从几位长期共事同事对他的态度变化来看，周围的人感受到了他在修炼“真、善、忍”。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八日，温布尔登图书馆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法轮功学员温迪（右）、斯科特（左）和阿尔贝托（中）切磋交流炼功体会。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中所谓“自焚者”主角王进东全身浇上汽油点火后，衣服都烧烂了，500度汽油高温中却稳坐不动，最易燃烧的头发和两腿间盛着汽油的绿色雪碧瓶也完好；警察拎着灭火毯等待王进东喊完似是而非的口号后再盖上等等漏洞百出。◇





截至2018年9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1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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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反迫害





【明慧网】近日，85岁老妇李淑贤因生活不能自理要求保外就医被拒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李淑贤是河北滦平县的农民，因不满当地有人非法占地损坏她家的树木，举报多次后继而上访，被当地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82岁的时候被判两年半的刑期。


据《刑法》七十二条规定，75周岁以上的应当缓刑，80多岁的李淑贤被判实刑，法院并未给出解释。李淑贤入狱后患了压缩性腰椎骨折，在监狱两年骨折两次，躺在床上不能动，大小便都得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家人申请保外就医被拒，河北省女子监狱将瘫痪在床描述成需“卧床静养”，称不具备保外就医条件。


事件被曝光后引起民愤。有评论连问：“信访问题怎么处理成这样？法院又是怎么判决的？坐牢的85岁老人是否需要人文关怀？那些恶意构陷85岁老奶奶坐牢的人，你们真的就心安理得吗？”


中国法律之荒谬，对人之冷血由此可见一斑。殊不知，这样的经历在被迫害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中很常见。


今年6月，80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德财在狱中就是坐着轮椅出来会见家人的。他被辽宁省庄河市法院冤判1年半，关押在南关岭新入监监狱。家人向监狱强烈要求才得以会见，才知道郑德财出现高血压，心跳过速，咳血等症状。


河南新乡市年逾八旬的法轮功学员赵美珍于2016年10月24日早7点左右，被警察在家中绑架，送到新乡看守所非法关押。由于赵美珍血压高到二百多，看守所拒收，但检察院仍然不放人，并叫嚣：“看守所不收！直接送五监狱！4年的刑期从现在开始，直到2020年结束。”老人被关押后身体不适，在监狱医院里血压高到二百多，处于危险之中，家人去探望遭拒绝，监区的负责人李杰说：“来到这里的人，不到期是不会让她出去的。”


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国家二等功臣、法轮功学员于长新，2000年1月6日被判17年重刑，入狱时已经70多岁。


法轮功学员熊辉丰，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2014年8月，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时年76岁的熊辉丰老人再次被抄家、绑架，后被判重刑7年半。


法轮功从1992年弘传至今26年，当初60多岁开始修炼的人，如今已是90岁上下，这些老年法轮功学员为数不少。他们很多人被警察上门骚扰过，被劳教或判刑，甚至全家被迫害，这些年身心经受了极大摧残。他们所经受的迫害比李淑贤老人更甚，只因为法轮功是媒体报道的禁区，这些黑箱才难以揭开。◇














◄姜湃于2007年6月28日被中共迫害致死。生前曾遭受灌芥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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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文寄语

















